
■■■■■ ■■■■■ ■■■■■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505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3时35分 印完：6时55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

潮汐·纪念《海南日报》创刊75周年

我与《海南日报》的缘分，始于上世纪80年代
初期。那时，我在县交通管理部门的乡镇机构供
职，工作和生活都很单调、枯燥。这里村庄密集、
人口众多、交通不是十分通畅，文化、体育等方面
的基础设施也有些落后。躁动了一天的人们，一
到晚上，镇上的街头巷尾便回归万籁俱寂的情
形。由于没有太多娱乐活动，大家都喜欢用读书
和看报的方式来打发空闲时光。此时，《海南日
报》成了我最喜欢的读物。

这一时期，正处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媒体
大力宣传国家的开放政策，《海南日报》成为海南
人民了解本地区发展动态的窗口。于我而言，不
仅能及时了解国内外的时事政治，还可以读到涵
盖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特写文章，了解
各行业的经济建设情况，真正贴近了民生新闻和
百姓故事，我甚至不自觉地关注起海南本土文化
的挖掘与传承。

感谢孤独的生活，感谢命运的安排，让我在
漫无目的地阅读《海南日报》的过程中，不知不觉
地爱上了文学。阅读的内容，也从一般的文字故
事，延伸到了文学领域，小说、散文、诗歌等体裁
的文学作品，都是我涉猎的范围。此时，《海南日
报》的“椰风”版，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当时，“椰
风”版每周只有半个版面，但她刊登诗歌、散文、
小小说等体裁的作品，主题丰富、风格多样，展现
海南独特的地域文化和自然风光。

当我萌生了对文学写作的冲动时，《海南日
报》“椰风”版刊登的作品，我每逢必读。由于一
部分海南题材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我都比较熟
悉，所以这些作品往往成了我练习写作的模仿对
象。当年，我借鉴的不仅是写作的主题，生活的
镜像，甚至是风格、语言，以及修辞手法，我都认
认真真地品赏，反复分析。在“椰风”版发表作品
也因此成了我的奋斗目标，希望有一天，在我把
笔头磨尖之后，我的习作能变成铅字，挤上《海南

日报》的“椰风”版，哪怕是小小的豆腐块，也行。
功夫不负有心人。上世纪80年代末，我终于

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但不是在《海南日报》“椰
风”版，而是在《五指山》杂志。这章豆腐块一样
大小的散文诗，凝聚了我几年的心血，是我在多
次投稿与退稿的较量中，结出的果实。其后，我
更加努力，虽然后来陆陆续续在市县级的刊物上
发表了一些不太成熟的作品，但在《海南日报》

“椰风”版上发表作品，仍是我锁定的目标。我知
道，每周只有半个版面的“椰风”版，承载着太多
作者的文学梦想，不容得她接受半点肤浅、一丝
马虎。这便成就了我的执着追求和不懈努力。

2001年“七一”前，我把一章题为《铁锤和镰
刀的光芒》的散文诗稿，投寄到“椰风”版编辑
部。一段时间后，那年的6月28日，我的散文诗
《铁锤和镰刀的光芒》终于在《海南日报》“椰风”

版发表了。在党的生日的喜庆气氛中，我实现了
自己多年的梦想。此后，我时时提醒自己，这只
是一个开始，后面的路更长。于是我更加投入创
作，积极投稿，得到了时任“椰风”版主编黄宏地
老师的赏识。在黄宏地老师的指点下，我的创作
水平很快得到了提高，在“椰风”版连续发表了一
批作品。2003年，我加入了海南省作家协会。

记得2009年秋，黄宏地老师约我写一篇关于
黎族地区放养的“五脚猪”的散文。这种猪很瘦
很结实，嘴巴又尖又长。而且这种猪老长不大，
很机灵，鼠头鼠脑的，跟同龄的其他猪种相比，顶
多是一只大老鼠，因而还有人称之为“老鼠猪”。
我接受黄宏地老师的约稿后，马上进入创作状
态。这篇文章的创作，得到了黄宏地老师的亲自
指点，几经修改后，文章最终获得认可，在2009年
10月18日的“椰风”版刊出。一连几天，我都接
到朋友们的电话或手机信息的祝贺。黄宏地老
师也打来电话，说，想不到这篇散文有这么大的
反响。后来这篇散文入选《中国散文精致读本》。

由于《海南日报》“椰风”版的编辑老师们一
直在鼓励并扶持我的创作，这里成为了我一直经
营文字的园地。多年来的投稿，让我认识了《海
南日报》“椰风”版的黄宏地和伍立杨老师，他们
都对我的稿件进行了精心的修改和润色，在创作
上给过我诸多指点和帮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
已经从我的“良师”变成了“益友”，这是我的幸
运。

如今，我已成长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国
内的许多文学刊物发表了不少作品。值得一提
的是，我还获过“海南文学双年奖”，并出版了多
本散文集和诗集，其中，收录了我在《海南日报》
发表的近百篇（首）作品。

这一路走来，《海南日报》给我的成长提供了
太多的养分，让我的文学梦从一粒豆苗长成了一
棵有根的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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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静

鸳鸯茉莉（外一首）

深紫的花片
如釉色在破晓时褪去
露珠在花瓣滚动
霞光里蒸发沉淀
印痕成为第一道皱纹
我以双手合十的温度
解开白昼的纽扣

掌纹里长出藤蔓
在镜面与风霜之间编织经纬
褪色的花片如信纸泛黄
而指纹清晰
像根茎反复穿透年轮

某个下午露水忽然结晶
我正好路过
反复拍照
取下一瓣含在舌尖
尝到锈蚀的月相

褪去所有颜色后
两朵花像两个银发的头颅
在风中颤抖 相依
沉默是最完整的发音
当风翻动泥土的页码
有人正用一生
校准两片花瓣重叠的弧度

◎江边的一树鸟鸣

南渡江边
一树鸟鸣
突然在黄昏里炸裂
像枝丫间缀满银质果实
在老人们的额头荡出
江水一样的波纹

夕阳通红圆润
所有鸣叫
都是生命中的流沙倒影
在叶脉深处结成琥珀
我们数着褪羽的钟声散步
直到每粒果核都长出
失语的皱纹

暮色漫过树顶
那些未完成的啼叫
散成星群
在更深的褶皱里
开始练习发芽迎春！

■ 郭之雨

粽香端午

节间词话

微信群里，表姐发的包粽子照片，并
配文“今年准备了咸蛋黄肉粽和豆沙粽，
大家端午节记得回家吃粽子哦！”我随手
点了赞。三年前，我来到这个城市，虽然
没有做到韦编三绝，也是孜孜不倦，争取
在各项考核中蟾宫折桂。所以很少回家，
一些传统节日，在我的生活中逐渐变成了
日历上普通的数字标记。

下班回公寓，很远看到一个熟悉的身
影，手里拎着大袋子，在小区门口徘徊，走
到跟前，我被惊讶到了，果真是妈妈。

“妈！来了怎么不打电话啊？”我心疼
得有点急了。

“这不端午节了吗？你不想妈，妈想
你啊！再说如果耽误你正事，不如不来
呢。”我接过散发着草木香气的袋子。“妈，
您大老远跑来就为了送这个？”

母亲笑容僵了一下，随即又舒展开
来：“家里坑塘的苇叶，又大又鲜又不花
钱，这样的粽叶有钱怕你买不到，你还想
我送啥？”妈妈晃晃手：“我这还有俩巴
掌。”

我嘻嘻笑着，给妈妈倒了一杯水。妈
妈接过去问：“明天放假了吧，有啥安排？”

“若不是约了几个同事聚聚，就回家吃您
的豆沙粽了，这下好，您来了，妈在哪里，
哪里就是家，我又到家了。”妈妈说：“看
看，别怪妈给你添乱，我就想啊，教会你包
粽子，等我没了，自己包，也给你的儿女
包，自己包的，有娘味儿。”妈妈放下杯子，
语气温和：“你外婆教我的时候说过，包粽
子不只是为了吃，更是一种传承。”

本来想让妈妈歇歇的，看时间早，她执
意要去买馅料。我和她去了附近菜市场，
各种食材琳琅满目。我看到妈妈和摊主们
讨价还价，像拉家常。忽然有种久违的亲
切感。我早已习惯了城市生活明码标价的
便捷，却忘记了这种充满人情味的交易方
式。糯米、蜜豆、桂花蜜、杏、葡萄干、紫薯、
花生、鸡蛋、五花肉……我问妈妈：“妈，我
是您亲闺女吗？买这么多，想撑死我啊？”
妈妈粲然一笑：“说你傻，你还真不精，还有
你那几个同事呢？”我心里一个大浪，眼角
泪花泫然。妈妈继续说：“粽叶有了，糯米
需要提前浸泡，红豆要煮成豆沙，五花肉
要腌制，人多，多包几种，比如：蜜豆粽、桂
花粽、蛋黄肉粽、紫薯水晶粽。”

我的几个同事都是外地的，可能都离
开妈妈很久了，听说我妈来了，立马如约
而至，扑入我妈的怀中。待米泡好，妈妈
教我们叠粽叶。她用两片粽叶交叉，形成
一个漏斗状。我们模仿，粽叶像发脾气，
不听使唤，要么漏米，要么散开。试几次，
有些泄气。“别急，慢慢来。你外婆说，包粽
子要用心，手指要轻柔，要像对待生命一
样。”妈妈还说：“几个笨丫头，我那时比你
们还笨，我都学会了，个个还高学历呢？”说
得我们笑成一团，反复试验，终是将糯米裹
个严实，但标配的四角形无从说起。

一口铁锅，竹制蒸笼，蒸汽四溢，弄得
整个厨房云山雾罩，空气里弥漫着糯稻的
清香，馋得我们“哇哇”乱叫。粽子出锅，
剪刀剪断丝线，“哧啦”撕开粽叶的瞬间，
粘连的米粒拉出细长的银丝，乳白糯米裹
着酱红的五花肉，或者金黄的栗子……

餐桌上，大家分享着各自家乡的端午
习俗，挂艾草、戴香囊、赛龙舟、系五彩绳、
画雄黄……我忽然明白，这些习俗是连接
人与人，代与代的情感纽带。妈妈说：“我
没看到过赛龙舟，但我能想象，就像坑塘
里几只大白鹅，蹚开一道道水槽，伸出脖
子向前冲……”妈妈的言笑晏晏，让同事
小米泫然，她转身抱着我说：“我也想和阿
姨喊声妈，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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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光熹微。我带着江南才女其良和小妹，驱
车前往琼海拜访老友。这些年屡屡失约的遗憾，
今日终得弥补。老友在朋友圈晒出的田园生活，
总让我想起陶渊明的诗句，心向往之。

老友平日在城里工作，工作之余，他便回乡
下陪伴晚年的母亲，乡下的安静是写作人最佳的
生活环境，他几百万字的散文与随笔都是在老宅
完成的。

路还是那条路。走到他家后院，我忘了从哪
个小巷走进去。环眼四顾，惊动了正在槟榔园小
憩的鸡鹅。它们嘎嘎叫得欢，张开翅膀飞了起
来。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到来让它们如此高兴？
哈哈！我是路盲路痴，打电话让老友出来接我
们，话还没说完，老友脸上挂着笑意站在我面前，
相见时唯有笑声盈耳。

来到老宅，青砖黛瓦的祖室老屋还是老模
样。庭院宽敞，用水泥铺陈，在岁月的打磨下斑驳
古朴，每一个季节都在上面刻下各自的痕迹，矮墙
上长着一些青苔及几朵细小的野草野花，甚是惹
人爱惜，特别是那几簇野菊花，在春风中轻轻摇
曳。我情不自禁，悠悠哼起《野菊花》，仿佛时光倒
流，那个在山坡上采野花的小姑娘又回来了。我
沉醉在这份宁静与美好的回忆里，不想离去。

“过来喝茶喽。”老友的呼唤把我拉回现实。
那是一间小厢房，里面堆着很多“宝石”，收藏

着一些紫砂壶，墙上挂着许多张珍贵的历史相片，
仿佛从落后的部落走进一个崭新的文明中，又像
走进一个历史博物馆，更像阿里巴巴走进宝藏室
一样，无比兴奋。我来不及细看，一道光在我的眼
前闪耀，那是一颗彩色的鹅卵石，像极了一个仙
桃，引得我们争相把玩，小妹一双纤纤玉手擎举，
其良不失时机拿起手机，快门一按，一张以黑色素
为背景的相片出来了，我的诗情汹涌而来……

在老友的收藏室，我们个个像课堂上顽皮的
小孩，无法静下心来喝茶，处在无比的亢奋之
中。老友见此情景，笑了笑，开口说：“你们要是
喜欢什么就拿走吧。”

“这么昂贵的东西我们不能拿，还是放你这
里好。凡事都要讲缘分，人与物也要讲个缘字。
再说以后还会有文友过来……”

我们越看越兴奋。老友指着一块灰色的石头
对我们说：“你们看，这石头上的花纹像什么字？”其
良一看就看出一个“寿”字来，还说是篆书来着。

最后那长长的一笔，意味着长寿的意思。这大自
然浑然天成的大字，让我惊叹不已。“摸此石可添
寿数”，老友指着天然“寿”字纹的灰石笑道。我们
如获至宝般摩挲。此时，只见老友轻抚着一个大
木罐，眼中带着几分自豪，缓缓说道：“这可是我用
一整块坡垒木硬生生凿出来的。”他指了指厚重的
罐身，又掀开严丝合缝的罐盖，“从掏空内芯到打
磨整个罐身，一凿一凿地来，费了不少工夫”。
最有趣的是，他手指滑向罐身一侧，那里赫然雕着
一个古朴的“福”字，“这木头原本有个窟窿，我便干
脆把它刻成了‘福’字，反倒成了点睛之笔”。接着，
他翻转木罐，露出底部一行小字，笑道：“最后再刻
上这个，前前后后，竟折腾了好几个月。”我惊叹不
已，这不仅是愚公移山般的毅力，更是一个文人在
孤独中自得其乐的境界。老友笑着招呼小妹和其
良把“福”抱回家，两人乐呵呵地抱走了。我也想
试试，却发现这坡垒木实在太沉，最终只能遗憾作
罢。细赏老友的作品，让我深刻感受到，艺术创作
既是艰苦的修行，也是孤独的狂欢。

老友收藏室里的每一件藏品，都让我们爱不
释手。老友再三催促到书房看看，我们才狠心抛
下“藏宝”库，来到他家的东厢。那是三间厢房打
通的书屋，典籍浩如烟海。从马列经典到琼瑶小
说，从莎翁剧作到友人赠书，皆比肩而立。砚台
里未干的墨迹，墙上悬着的狼毫，都在诉说老友

对书法的痴迷。我们兴趣正浓，扮起文人挥毫泼
墨，学着古人抚琴吟唱，老友的镜头定格了这幕
雅趣。

书屋里的“宝贝”也不少。老友说，这些宝贝
是他千金一掷，兴高采烈地请回书房的，给书房添
一点雅致。

辞别书房时，我们一步三回头，随友人走出
他相伴几十载的旧书房。初春的暖阳斜斜地洒
在水泥板路上，我们缓步向百米外的新居走去。
红木大门在正午阳光下泛着温润光泽，推门而
入，雕龙画栋的神龛与泛着幽光的太师椅相映成
趣。友人引我至临窗书案前，窗外庭院野菊花迎
风摇曳。我让他展示一下书法，只见他凝神静
气，狼毫饱蘸浓墨，挥毫间“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跃然纸上，行云流水的墨痕
间，仿佛能看见庭前花开花落的从容意境。最后
一笔收锋，友人额上已沁出细密汗珠，而宣纸上
的墨香正悄然晕开。

我们穿过厅堂，来到后院。这里别有洞天，
一方槟榔园，友人笑着说：劳作累了就来这里，躺
在吊床上，看看书，或是坐在石桌前喝喝茶。

“真是神仙日子啊！”我不禁感叹。
临近中午，友人留我们用饭。餐桌摆在庭院

的树下，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斑驳的光影。
饭菜都是家常的，格外可口。一盘清炒野菜是从
后院刚摘的，一条鱼是早上从万泉河钓上来的，
就连米饭也带着柴火灶特有的香气。

饭桌上，我们聊起文学，聊起生活。友人说
乡下的环境非常好，傍晚漫步田埂，望无垠庄稼，
听田野的风声，非常舒服。其良颔首：“此即古人
所谓养心罢。今人太忙，反忘了如何生活。”

饭后，友人带我们去看隐藏在屋后的小菜
园。各种蔬菜整齐排列，还有几株果树。“这些都
是我亲手种的，”友人骄傲地说，“虽然产量不多，
但吃得放心。”

夕阳西下，我们依依惜别。友人送至村口，赠
我们每人一块蜡石及他刚出版的散文集，还送了
我一只鸡，我们推辞不过，只得收下。“权当念想，常
来玩。”他笑道，“寒舍别无长物，唯清风明月管够。”

回程的车上，我们三个都沉默着。我摸着那
块小石头，想起老友在新屋挥毫的对联：“闲看庭
前花开花落，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大概就是生
活的真谛吧。

把流水折成楚辞
一声远古的雷声撕开了天问
曾经走失的铁锚
用倔强挺直了一个国度
那些飘在时空里的回响
至今是怎么把汨罗江点化成精神寄托
我们划着桨
去获得新生的祖国
一组九歌借一碗雄黄酒
点燃那份千古绝唱
一枚包裹岩浆的火种
在千年之后，依旧在延续
像山一样挺立
浇灌着每一棵小草，每一朵野花
每一片土地

■ 陈才锋

端午辞

《
端
午
图
》（
国
画
）

任
伯
年
（
清
）
作

《
雨
后
的
雨
林
》（
水
彩
）

黄
亚
虹

作

雨声掺杂琴音，哪堪闻。恍惚故家椰
径洒纷纷。

弦声碎，雨如沸，望孤村。犹是当年徙
倚未归云。

◎相见欢·再听《下雨的时候》

山田环折村前，雨潺潺。新涨匆匆涌
向小河湾。

牵牛犊，过田埂，鹭惊翾。想见天晴满
目稻花妍。

■ 周济夫

相见欢·晨雨中听
《下雨的时候》（外一首）


